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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属于少年刘格诗的自白》

秦文君

刘格诗自白之一

我经常假装用陌生人的目光来观察自己，想

弄明白自己究竟是谁。还有，别人是否看透我杀

人放火的事？我承认，曾用眼神杀过陈应达几十

回，至于放火，特此申明，我就是有这心愿：想

象在陈应达这幸运鬼臀部那个裤袋里扔一根划亮

的火柴。这十有八九就是该死的“嫉妒”，它听

起来像是王小明、张飞飞这些小心眼的女流之辈

的专利，谁知我，竟也有一大把！我只能把它藏

在别人看不见的地方。我还能自称是绿林豪杰

吗？老天，为什么让一个堂堂大个子拥有一颗缈

小的心呢？



第一章摇对于劲敌陈应达的自白

刘格诗穿过瓶颈似的被称为四德坊的弄堂去

学校，他扛着肩，想象自己是个头插进云彩里的

巨人。天气放晴的日子，四德坊拐角的垃圾箱旁

会有一条狗在那儿静静地恭候他。那使他跨出家

门时心生隐隐的企盼。他瞥见那小活物了。它是

一条黄毛狗，身体婴儿般的柔软，肥滚滚的，眼

睛乌溜溜的，它见到刘格诗，便异常欢欣地昂起

头，热哄哄地挨近来，它的热忱使他心里发暖。

“你好，犬！”刘格诗伸手拍拍狗头，他爱

称它为“犬”，就这个绝顶朴实的称谓，他想这

黄狗一定会在心里称他为“人”，彼此彼此。他

的手心贴在稠密细软略带温湿的狗毛上，心里冷

丁顿了顿：不知这小东西在凄风苦雨、隆冬酷暑

时躲在哪里栖身？它只在天好的时候才露面，仿

佛成了与好天气搭配的一道固定风景。

刘格诗心底轻轻的叹息一声，感慨不已，他

不合群，鲜有什么哥们密友，另外，迄今为止，

他还没有遇到任何女生的青睐。据本班男生张潇

洒说，女生们会用含笑的目光追随喜欢的男生，



那种表情有个说法，叫送秋波。可是他刘格诗却

从未收到过这种“波”，只有这条路边的小黄狗

与他心存默契。

一辆助动车突突突驶来，只听有人哂笑道：

“此狗姓刘乎？”

那是被女生们捧为“大才子”的陈应达，

他岔开两条细腿，坐在他爸那辆助动车的后座，

翘着两只船似的鞋，鞋帮上的耐克标记活象数学

老师严萍萍批作业时打的勾，他连袜子也是用名

牌武装起来的，还有挺括的衣装，再将肩膀晃呵

晃，好不体面。而他的爸爸陈医师简直就是车夫

的打扮，脑后翘起几撮叛逆的毛发，衣服下摆皱

得松松垮垮，使人联想起扎紧过一阵又松开的布

口袋。

刘格诗极想追上去回敬一句：“此狗大名陈

应犬也！”但他终于没发出声音，他不爱张狂，

不经过深思熟虑，或者话不惊人，他绝对是沉默

是金，他不允许自己成为信口开河的人，要是一

言既出，又出尔反尔，乃耻辱也！

刘格诗告别犬。他的心情不怎么好，他其实

不喜欢所在的学校，那里死板可笑的事情有一大

把，单说一件小事：生物老师，她指点大家非要

管身体叫躯干，脑袋叫头部，屁股叫臀部⋯⋯。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一次生物课上，刘格诗故意装病，点着头部呻吟

道：“这里疼！”那老师随口就问：“噢，是脑袋

疼？”，情急时刻，她脱口而出的也是 “脑
袋”、“屁股”之类的！再说，到了医院假如医

生拗口地说什么：容我细细检查您的躯干！真会

让人笑痛肚皮的。

踏进学校长长的走廊，刘格诗远远地望见本

班女生张飞飞正伙同〈猿〉班的吴莉美站在教室
门口说笑，那个吴莉美名字也够古怪的，乍一听

活像“狐狸妹”。实际上这个女孩不算妖气，倒

是张飞飞，嗲得天下第一，还有认本班男生做弟

弟的嗜好，那个鲁智胜就是她认的 “嫡传弟

弟”。听说还有几个男生想加盟做她弟弟，未被

获准还耿耿于怀。这事让刘格诗听起来就像天方

夜潭，不怎么可信呐。

“嘘，轻点，他过来了！”张飞飞用手肘推

着吴莉美说，“那边，那边。”

“哪里？哪里？”吴莉美左右顾盼着，“帅哥

在哪里？”

刘格诗猜不透她俩是否会在议论他，正疑

惑，又见张飞飞用热辣辣的眼光迎过来，他的心

一阵紧跳，汗差点冒出来，只是当他走近几步后

才发现两个丫头的眼光早越过他的肩停在远处某



个目标上，真是害人匪浅。这还不算，他分明听

见张飞飞亲热地叫道：“大才子，有人专程来讨

教数学题，喂，这类冷门的题今天的数学试卷会

不会考到⋯⋯”

女生们的眼里惟有陈应达这个尊贵的大才

子，其实说那家伙大才子倒也罢了，陈应达是有

点才子相，头围大，眼睛狭长灵性，出口成章，

还爱摆弄几句之乎者也。此刻吴莉美递上去的

题，对他如同小菜一碟。他解了题后还问有没有

难点的！谁知此人的“头部”是否长歪了，里

面的软件几乎适用于电脑。初一初二两年中这歪

才为学校抱回不少奖牌，成为校长的宠儿，爹娘

的宝贝。只是，那些女生何必发表特级谬论，管

长着螳螂细腿的小瘦子陈应达叫帅哥，老天，她

们讲不讲公理！

刘格诗装作不在乎，大摇大摆径自走进教

室，可门口的说笑声却一路追来，教室这公共场

所往往容不得人耳根清净。他听见陈应达在谈笑

风生，还口出狂言，大谈每学期初的考试犹如军

队的阅兵式，是展示水准的机会，还说这时发挥

高水平其实就等于占领制高点。

这一套听起来好生耳熟，刘格诗冷丁记起家

中的老爸今天一早还提过这些类似的谬论。老爸



姓刘名谨礼，偏巧又担当戏院经理文职，所以人

们称他“刘经理”，听起来仿佛在直呼其名，没

什么恭敬的成份。刘格诗很记仇，他记得初一时

老爸曾在本班内安插过两个“地下党”：他的同

桌贾里以及贾里的好友鲁智胜，老爸常常通过电

话暗自向他俩刺探他的状况。殊 不知，自打刘

格诗察觉到老爸有这一手后，就跑去警告那两位

不准泄密。好在贾里很识时务，不仅一口答应按

照刘格诗设定的口径对付他老爸，还殷勤地问：

“要不要提供若干假情报？”贾里和鲁智胜还说

特别反感家长这么鬼头鬼脑，借机给老爸定了个

间谍代号，叫“死了吗的头头”。缘由是他们爱

把戏院英语泽蚤则蚤皂藻丑化成“死了吗”，戏院经理
自然就荣升为“死了吗的头头”了。

刘格诗记忆方面也许有特异功能，对有的事

能一口气记一百年，对有的事却总是懵懵懂懂

的，像老爸千叮咛、万嘱咐的话，转眼间便会被

他遗弃在脑后，仿佛记忆也会逆反，捣蛋！此刻

死鬼陈应达有关的几句考试壮语，却像一把小钩

子，把已经压在他记忆第十八层下的事勾了起

来。

此刻，他清晰地记起老爸的通谍：责令他数

学考试成绩不低于陈应达。



人与人很微妙，那个陈应达就像刘格诗的天

然劲敌：他聪明绝伦，况且他们两家同住一幢

楼，刘家住顶楼，陈家住二楼，两家的家长偏又

心存芥蒂，面上笑嘻嘻，心里憋着不服气。而且

不知怎的阴错阳差，两个志趣不相投的少年居然

是同年同月同日生。刘格诗情愿与某个娟秀的女

生同年同月同日生，即使瞎想想两人曾携手一道

来投胎，也很温暖浪漫，可和陈应达手牵手来这

世上的，有何趣味可言！没准他俩在产院里就相

互用嚎哭声骂对方：“臭不可闻的混小子！”

陈应达滔滔不绝、谈风甚健，他那种自负的

劲头让刘格诗浑身不舒服，头皮发胀：为何他在

陈应达面前总是黯然失色，动不动就有受挫的感

觉！校园像是陈应达的天堂，这个头号胆小鬼一

出校门就吃不开，连穿马路都缩在路边犹豫一

阵，更何况，此人的体育一塌糊涂，足球踢得极

臭，最可笑的是他骑自行车至今不会飞身上车，

每回都得把车子偷偷倚在墙上死乞白赖地爬上车

座，这样的人物在校园里竟像披上了魔衣，变成

被崇拜的对象，这学校难道该算公平吗？

刘格诗思绪万千却尽量不露声色，公开心里

藏着的嫉妒对于男生来说是不可思议的。书上写

得明明白白：嫉妒是弱者的激情。他才不至于那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么弱智，把自己的弱者内心大曝光。不过，据说

人的嫉妒情绪最容易通过脸部表情中泄露出去

的，反正，陈应达像得到了感应，突然话锋一

转，说道：“看，学友刘格诗像不像在念祈祷

词：有请老天爷保佑晚生⋯⋯”

“再藻泽，再藻泽！”张飞飞兴奋地接口道，“像极
了！不过，你猜出他求老天爷些什么呢？”

“呵，在求满分 员园园分的数学卷考到 员园员
分。”陈应达说着笑起来，“贪心乎？贪心也！”

张飞飞和吴莉美大笑不止。

刘格诗受到奚落，好不恼怒，难道他生来就

该成为笑料！他冷眼相看对方阵营，脑海里飞快

地想出两句回敬的话语，可是，当他把目光落在

张飞飞身上时，发现这丫头奇异到家了，她笑起

来眼睛又亮又弯，很像流光溢彩的月牙，精巧的

双肩优美地耸动着，仿佛要像她的名字似的展翅

欲飞哩。刘格诗呆头呆脑地注视着，他还是头一

回发现张飞飞的笑很有看头，犹如花儿绽开那样

灿烂、好看。

“看什么看呀，”张飞飞呐呐地说，“你别吓

人好不好？眼神怪死了。”

刘格诗如梦初醒，脸一下子红到耳根，更糟

的是，他慌得把回敬的词都忘个精光，看样子只



能让它们烂在肚子里了。此刻，他的策略是头一

低，一言不发，装聋作哑。总不见得来个实话实

说，告知张飞飞：她的笑能得怨怨分，让人见了
不打瞌睡。这种恭维话，叫他如何说得出口！

“可疑！”陈应达摇头晃脑地评价道，“他这

眼神像是克隆了（猿）班斑马的眼神！”
陈应达的话音刚落，走廊那头就响起数声冷

笑，随即就有人骂起了一串粗话，指名道姓地辱

骂陈应达胆敢神气活现，在太岁头上动土⋯⋯

刘格诗开长腿紧忙冲向走廊看个究竟，原
来骂粗话者果然是〈猿〉班的班超，想来也是，
在校园内，这种污言秽语除了他，还有谁会能够

骂得那么口齿清爽，字正腔圆。

班超外号斑马，是整个初三年级品行最烂的

男生，偏又长得肥硕强壮，会几手武功，这几个

特征注定他极爱滋事寻衅。另外，他的外号曰

“采花大盗”，出典是此人是个厚脸皮，到处吹

嘘本校长得出挑的女生全是他的女朋友，像林晓

梅、张飞飞什么的，他还亲口告诉刘格诗，说吴

莉美因为他班超而患上了严重的相思病。

陈应达的脸因为激愤而变得惨白，一口气说

了好几个“莫名其妙”，总算在众人面前挽回了

大才子的颜面。斑马岂肯罢休，干脆破口怒骂，



那些骂出的话又蛮横又恶毒，几乎每一个短句中

都带有一个“死”：踹死你！掐死你！还愁整不

死你！那架式活像从嘴里扔出一把把斩人的利

斧。

陈应达只得应战，说：“你是无赖。我若和

你对骂，有失我的人格！”

“！”斑马说，“你不想对骂，那我们就对
打？约个地方怎么样？量你长个老鼠胆，一听这

话，腿都哆嗦！”

“谁怕你？”陈应达也豁出来了，“你以为横

行霸道才是英雄？”

“好！你是英雄！我们单练！”斑马说，“看

我把你的屎都打出来！”

这还不算，此人边骂边往这边凑，还挽起袖

口做出磨拳擦掌的姿势。伸着脖子望事态的刘
格诗，心里像腾地蹿出火苗来，莫名的激动使他

迸住呼吸，仿佛思绪都凝固着，惟有两只眼睛随

着目标而缓慢移动，没得说，他知道自己此刻的

样子一定呆滞极了。

吴莉美一路小跑，张开双臂迎着斑马，嘴里

一叠声地说： “班超，你冷静些，你听我解释

⋯⋯”

“喊个魂！”斑马不耐烦地嚷道，“快让开。”



上课铃就在此时突如其来地发出脆响，刘格

诗惊了惊，不由自主地提了提肩。在校园里，这

种声音是永远具备威慑力的，连那暴燥如烈焰的

斑马也像被淬了火，双臂扑腾了几下，骂了几句

脏话，然后愤愤地转回〈猿〉班教室。
人群霎间作鸟兽散，陈应达在张飞飞等人的

簇拥下走进教室，这个人真是吉人天相，逢凶化

吉。刘格诗泄气地想，心里涌起淡淡的遗憾还有

咸涩的失望，谁知是因为眼看一场突发事件将高

潮叠起却又草草了结，还是由于他是在幸灾乐

祸，巴不得看陈应达的白戏。刘格诗的思维刚到

这儿，心里便像碰出恐慌的声音似的，一阵发

紧，他呼出一口粗气，想着：这两种心境全有些

恶劣，不是属于好事之徒就是成了阴险分子。去

它的，并没有谁宣判它们归他了，何必把它们搅

在头上呢！

我就是吾。刘格诗定定神，摇着肩，快步走

进教室。

这天第一堂课就是数学课。数学课一般都集

中在上午，或许因为那是一门需要真刀真枪用脑

筋的课程，不像某些副课，昏昏欲睡也无碍。

数学老师严萍萍带着试卷踏进教室，她的脸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庞长得像个女孩，秀气的金丝边眼镜后的眼睛甚

至有点妩媚，但说话的口气很学究，她说得最多

的话就是：我们应该用科学的目光注视世界。

“哦！炸弹！”张潇洒发出夸张的呻吟。

有人笑起来。

张潇洒是本班长得最帅的美男子，他身材很

棒，像一个栽型，而且是那种稳坐在最后一排
的狡猾老到的家伙，爱无事生非，还有点饶舌，

常把试卷称作炸弹，还爱评价某女生腿太短，某

女生发型叫鸭屁股式，留了就像大嫂什么的。依

刘格诗之见，他未必真在为数学考试捏一把汗，

而是哗众取宠，有意引起严老师的注意。

严老师对于张潇洒的虚张声势未置可否，她

一向欣赏学生对数学怀有敬畏情绪，动不动就强

调说数学学科是很高深的，需要开赋、毅力，高

不可攀。每当张潇洒下课后搜罗一堆难题围着她

求教，她总是不厌其烦，一点都不会怀疑他早已

将标准答案握于股掌之中，只是想赢得她的另眼

相看。

开始传发试卷了，教室里静静的。刘格诗听

见有一阵抖动纸张的沙沙声，头一抬，只见陈应

达正悠然地甩动试卷，小声嘀咕说散发些许墨香

有益于清心消俗也。看这架式，刘格诗立即猜出



陈应达在显示他对付这张试卷，易如反掌。

刘格诗连忙迅速浏览了一遍试题，猛然发现

有一道一元两次方程的应用非常棘手，他顿时阵

脚大乱，心儿像敲鼓也似的猛跳起来，头都快裂

了。

严老师把目光投向刘格诗，那里至少藏有一

串疑问。说实话，刘格诗对严萍萍老师常常是退

避三舍。原因么，说普通可以，说离奇也不过

份。其一便是严老师将陈应达视为亲爱的大弟

子，对这位得意门生宠爱有加，她赞不绝口地说

他思路缜密、充满智慧、学风严谨，总之，符合

精英学生的标准。她说起陈应达时的骄傲神情总

让刘格诗有受伤般的刺痛感。再则，班里很多男

生女生私下里管严老师叫萍萍严，或者干脆直呼

萍萍，而刘格诗恰巧有个表妹也詹萍萍，小刘格

诗两岁，在本校念初一，那是个非常秀气娇柔的

女孩，眼睛很妩媚，身形神情都酷似这个萍萍

严。天晓得，怎么名儿同叫萍萍的两个人，脸相

也会默默靠拢，这真可称为旷世之谜！表妹萍萍

称得上是刘格诗的崇拜者，从不直呼其名，总是

哥哥长、哥哥短的唤个不停，让他温馨透心，还

让他感觉自己多少有点伟大。而与这个萍萍严打

交道，反差太大，面对那张神情相似的脸他常常



会走神，产生一种错觉，仿佛在朦胧中见到堂妹

翻了脸，那感觉糟透了。何况，萍萍严独有的咄

咄逼人的藏着问号的眼神让他发虚，面对她，刘

格诗常常一开口就口吃得厉害。

刘格诗埋头答卷，心里却牵挂着那道难题。

他用眼梢的余光留意着左右的动向，可一抬头，

视线就锁定在陈应达身上。也不知是巧合还是命

中注定，陈应达就坐在他前一排，并非头对头，

而是中间隔着一条过道，那过道很窄，宽度相当

于刘格诗伸直手臂一拳过去，正好击中天才脑袋

的距离。最不愿想念的人偏偏坐在眼皮底下，真

不幸，连眼不见为净这点权利也被剥夺了，这种

滋味，谁尝过的谁知道。

陈应达正奋笔疾书，听说此人已把高中的数

学书都翻烂了，还学了什么大学微积分，反正，

刘格诗认为这没什么可荣耀的，谁会去羡慕一条

钻进数学书乱啃的书虫！此刻，这歪才正在那道

有关一元两次方程应用的题上勾勾划划。刘格诗

侧转脸刚想从他的解题速度证实这题的难度，就

见陈应达鬼鬼的推过半张草稿纸遮盖在试卷上，

随即钢笔刷刷几下子在纸上划拉几行字，刘格诗

以为天才大发善心，写的是什么解题提示呢，定

睛一看，这家伙写的是一首打油诗，开篇第一句



是：劝君莫眼斜，愿者只等闲。让刘格诗恨不得

和他一首水调歌头，唱几句反调。

没料到恰逢萍萍严转过身来，她深深地看一

眼刘格诗，仿佛带点愠怒，老天，莫非她以为他

刘格诗在图谋作弊吗？她有所不知，他刚才是在

定睛审阅陈应达这歪诗新作的韵脚是否对头，而

不是在窥视什么标准答案。唉，她会把他看作怎

样的角色呢？会是一个不学无术，整天晃来晃

去，在作弊时还犹豫不决，拿不定主意的人么？

刘格诗收回心思，全力以赴在试卷上驰骋一

番，很快，许多题一一都让他解破，惟有那道该

诅咒的题，却始终找不到开题的钥匙，他按着太

阳穴苦思冥想，鼻尖都渗出若干汗滴，那题还是

不露破绽，它真是一道可恶的顽固怪题，当然，

出这种题的老师也有点心狠手辣。

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刘格诗心里充斥着悔

恨、焦虑。为了与该死的陈应达一决雌雄，他被

老爸剥夺了看电视的人身自由，跟着数学新家教

老邹拼命苦学，只当是万无一失，谁知竟砸在这

道破题上。按卷面标明的分看，这道题价值连

城：员园分，老天，十分之一！这公平吗？
正在一筹莫展之际，事件出现一丝转机：陈

应达俯身检查卷面时不经意地将草稿纸挪开去，



于是试卷便毫无遮掩地平摊在桌沿那儿。刘格诗

将目光一聚焦，就能清晰地看到那道题的答案：

缘葬，甚至连解题方式也能准确无误地像歌词里唱
的那样，看个明明白白清清楚楚。刘格诗犹豫了

几秒钟，他不愿像偷地雷似的做鬼鬼祟祟的事，

可又舍不得放过这天赐的良机，终于，在下课铃

声即将响起前，他将眼睛看到的东西写上试卷。

然而，下午报数学考分时却爆出大冷门：刘

格诗只得愿缘分，除了零星的计算错误外，那个
缘葬边上打着一个醒目的宣判这道题死刑的大红
叉。不可思议的是，陈应达却得了满分，荣踞常

胜将军的宝座。这真让刘格诗吃了一闷棍，百思

都解不破奥妙在何处，又拉不开面子直截了当去

找那大才子查证。下课后，刘格诗悄悄叫过张潇

洒，拜托他去查询陈应达的试卷。

张潇洒听罢刘格诗的叙述，仰面大笑三声，

说刘格诗中了奸计，还说这陈应达狡猾狡猾的

有，生平又最恨不劳而获的抄袭者，所以时常来

这一手：先在试卷上写假答案，待收卷前再疾速

改回，还将这做法美名曰：应达抄袭离间计。

刘格诗一听差点翻白眼，恼羞成怒地质问

道： “说！你怎么会知道？难道，你和他是同

谋？”



张潇洒耸耸肩，说：“老弟，请息怒，本人

也是受害者！你有火气，何不去对那个当代老夫

子吼？”

刘格诗怎肯咽下这口闷气？可恨又如何？总

不能做些小儿科的把戏，比如在陈家门口静站抗

议，也不能拔出拳头揍那应达抄袭离间计的发明

者一顿，只因找不到正当理由，如果将事件捅出

去，他刘格诗更会大显丑态。陈应达就有这点智

慧：他给别人钻圈套却还沾着冠冕堂皇的天上

理。这让刘格诗在佩服之余添加满腹恼怒，他

想：分数上输掉一筹暂且不表，现在还饱受这等

受捉弄的胯下之辱，真是气煞寡人！

放学时分，刘格诗在出校门的那瞬间被迎上

来的斑马拦住，斑马这家伙身穿全套名牌，却像

是有意在砸名牌的牌子：此人满脸匪气，衣冠不

整，讲究的外套衣襟大敞，穿出个赤胸露怀的效

果，一排扣子个个不扣，而式样新潮的太阳帽则

歪扣在右半边脑门上。他对着刘格诗劈脸便问：

“刘大哥，你们班那个采花大盗陈应达怎么连个

魂都不见了？”

刘格诗气哼哼地说：“他算什么大盗？早走

人了。”


